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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盘西铁路建设英烈
毛恩波

时值盘西铁路开工六十周年，清明之际，
谨以素菊清芬，敬祭于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为
盘西铁路（2208线）建设捐躯之英烈。青山埋
骨，铁路为碑，追思功业，永志忠魂。

1966年，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铁道
部华北铁路工程局从北京搬迁至乌蒙山区，
同年8月正式更名为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历时
十年承建136公里的盘西铁路。中铁四局的
前辈们，毅然告别故土亲人与繁华都市，扎根
偏远山区，肩扛手拉、披星戴月，以忠诚、责
任、使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忘我
工作。他们历经千难打通隧道、排除万难架
起桥梁，以血肉之躯对抗艰难险阻，以赤子之
心践行报国使命，誓为盘县打通出山通道，为
盘江矿务局的发展铺就前行之路。

三线建设精神，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家国情怀。三线建设
者怀揣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在绝境中开拓进
取，在艰难中砥砺前行。这份精神，与中铁四
局“勇于争先、永不满足”的企业精神一脉相
承，是四局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更是企
业七十余载砥砺奋进的力量源泉。从抗美援
朝战场的铁道抢修，到祖国各地的铁路干线
建设；从三线建设的艰苦奋战，到新时代交通
强国的征程迈进，四局儿女始终传承英烈遗

志，将三线建设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融入每一
项工程建设、每一次拼搏攻坚，铸就了“标杆
单位”的荣光。

盘西铁路建设，九载风雨兼程。数十位
英烈的事迹镌刻在山河之间，铭记于世人心
中。英烈周兴福，在隧道塌方的生死瞬间，不
顾个人安危，奋力疏导工友紧急撤离，自己却
被落石掩埋；赵连平、周文忠、黄永成等众多
英烈，有的勇闯施工险地，葬身隧洞之中；有
的投身抢险救援，以身殉职；有的日夜坚守岗
位，积劳成疾，倒在了建设一线。他们用生命
铸就钢铁通途，是三线建设精神的忠实践行
者，是中铁四局企业精神的最初奠基者，更是
盘州发展的开路先锋。以他们为代表的三线
建设精神，早已镌刻进中铁四局的企业血脉，
融入进盘州的城市风骨，成为一代代四局人、
盘州人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精神灯塔。

英烈已逝，精神永存；山河作证，岁月如
歌。英烈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英
名与盘西铁路同在，与盘州山河日月共存。
他们用生命铺就的盘西铁路，如今依旧车流
不息，见证盘州从偏远闭塞的山区小城，蜕变
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产业兴旺，处处皆
是盛世盛景。2021年12月，盘州市人民政府
将散落在盘西铁路沿线及红果马鞍山的英烈

忠骨，统一迁葬至盘县革命烈士陵园，让英烈
魂归一处、永受缅怀。

英魂佑护，盛世如愿。昔日的盘江矿务
局，已发展成为现代化、规模化的能源产业集
群上市企业，成为西南能源产业的标杆。在
盘州精煤股份三线建设馆，英烈们的英勇事
迹与不朽功绩被一一陈列，历历在目。与盘
江矿务局同期发展的铁四局，如今已成为“国
有重点企业管理标杆创建行动标杆企业”，斩
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52 项、鲁班奖 48
项、李春奖34项，国家优质工程奖93项，承载
着英烈与建设者丰功伟绩的企业历史展览
馆，更成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红色
精神代代传扬。

今日之中国，交通经纬万里，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今日之盘州，发展日新月异，气象
蓬勃，欣欣向荣；今日之四局，精神薪火相传，
基业长青，步履铿锵。我们必将铭记历史、缅
怀英烈，传承“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
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
先辈为镜，立报国之志、铸企业之魂、强担当
之能。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我们将始终
秉持“勇于争先、永不满足”的信念，以实干诠
释忠诚，以奋斗告慰英灵，以业绩续写华章，
让英烈精神如星河长耀，照亮前路！

思念的航线
王聪

清明时节
微风捎来旧日低语，轻轻回旋
是思念，在丈量归乡的航线
远去的人啊，轮廓渐渐模糊
但那目光，始终清澈如初
像春风里最早绽开的那瓣桃花
暖我眉梢，拂过年复一年的晨昏
往事如尘，随我步履深深
夏夜蝉鸣时，冬晨霜雪后
你的笑语音容，如印落心底
怅惘之外，存着恒久的守望
我撷取一叶新绿，触碰往昔温度
深爱的人们总在记忆深处闪烁
纵使泪已干，牵挂却生生不息
如大地春回，融入天地的呼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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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旧田垄
杨璐

小叔走的那天，天色已记不清，仿佛蒙
了一层洗不净的旧纱。我站在院中橘子树
下，看着几片枯叶被风卷起，慢悠悠打个旋
儿，轻轻落在他那辆摩托车的后座上。那是
一辆转手多次的旧车，漆皮斑驳，车把磨得
发亮，却总被他擦得锃光。

小叔这一生，离不开“勤俭”“吃苦”这四
个字。堂弟从读书到买房、结婚、生子，每一
步都靠他肩头扛着。他对自己却吝啬得几
乎苛刻，吃穿从不上心，饭菜永远都是“凑
合”。婶婶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一边翻找
着那几件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子磨出毛边的
旧衣服，一边哭着念叨：“还不到60岁啊，这
辈子没穿过一件崭新的衣服……”

堂弟成家后，想着说接他去城里住，他
却梗着脖子不肯。每日天不亮，骑着那辆旧
摩托车去建筑队干活。傍晚回来，又扛着锄
头去侍弄那10几亩地。今年秋雨多，地里的
花生都泡在泥水里，收花生的机器进不去，
村里大多都雇人下地薅。小叔舍不得那点
工钱。每天凌晨四五点，他就带上一壶热
水，揣上几个馒头出门。在齐膝的泥地里一
蹲就是一天。

去年十月，小叔来电，声音沙哑，说身
体不舒服。我心一沉，带他检查。捏着那张
化验单时，手抖个不停。“肝癌”二字落进眼
里，我浑身发冷，不停地问自己“怎么会”。

他终究没能熬过去年冬天。弥留时，他
被病痛折磨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那曾
粗粝有力的手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握
紧拳头的力气也没有。他费力地喘着气，视
线缓缓扫过房间，最后停在窗外——像在望
老家那片他耕种了一生的土地，又像在寻一
件未了的事，一句未出口的话。

下葬那日，就在他侍弄了一辈子的田地
旁，春种秋收的垄间，多了一座小小的新
坟。他这一生，苦自己咽，累自己扛，把日子
熬出了光亮，暖了一家人，如今终于歇下了。

时值清明，风过田埂，愿那拂动的不再
是尘世稻浪，而是彼岸花香。愿您此去，再
无病痛，再无奔忙，只有永久的安宁与丰足，
在另一个春天里，静静安息。

一缕暗香来
汪世文

四月的风裹着异乡的雨水，扑在窗上，
也钻进我伏案的衣角。鼻尖忽然掠过一缕
极淡的甜香，像极了小时候老宅院里，风穿
过枣树枝丫带来的气息。这若有若无的香，
瞬间将我拉回那段被枣花裹着的旧时光，拉
回祖母身边。

老家院子东南角的老枣树，是祖母亲手
栽的。母亲说，我落地那年，祖母踩着晨光
去集市挑来树苗，亲手将它种下。她常摸着
粗糙的树皮念叨：“枣树皮实，花开得小，香
味淡，果子却能结得又大又甜。”

每年清明前后，米粒大的淡黄色枣花便
一簇簇挤在枝丫间。风一吹，细碎的花瓣簌
簌落下，沾在青瓦上、石磨上，也沾在祖母常
坐的竹椅扶手上。空气里漫开的甜香，清清
淡淡，绕着屋檐不散。

记忆里的祖母，总爱在枣花盛开的午
后，坐在竹椅上做针线活。针线穿梭的声响
和枣花飘落的动静缠在一起，成了独属于她
的温柔。我总爱搬着小板凳凑在她脚边，伸
手去接飘落的花瓣，一股脑塞进她掌心。她
的声音绵软温和，句句透着暖意：待人要诚
心，做事要细心，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

我在老家上学时，兜里总揣着她亲手晒
的红枣。她总偷偷塞给我，看着我吃得开
心，嘴角就漾开浅浅的笑，眼角的皱纹都揉
成了花。那股浓浓的枣香，混着祖母身上淡
淡的皂角味，成了我这辈子永远忘不掉的芬
芳气息。

祖母她一辈子守着老宅，把善良和疼爱
揉进日常的一言一行里，像枣花一样默默绽
放、悄悄留香，用最朴素的温柔撑起了一家
人的烟火日子。

祖母走的那年，也是枣花飘香的时节。
远在外地的我听闻噩耗，却没能赶回去见她
最后一面。后来听说，那几天枣花落得格外
急，满地金黄，像是给祖母铺了一条温柔的
花路。那一刻我才懂，她从未真正离开，她
把魂融进了老枣树的根须里，化作这岁岁年
年的枣花香。

如今我在异乡，遥想此刻老枣树应已发
芽，那缕清浅的甜香，必定还是当年的模
样。我想象着风从故乡吹来，仿佛又看见祖
母坐在竹椅上，目光温和地望着远方。

祖母，我在远方念着你，守着你教我的
道理好好生活。无论走多远，那缕枣花香都
像一根细细的线，轻轻牵着我，让我不忘来
路，不失本心。我学着你待人温和，做事踏
实，把日子过得安稳认真，不负你当年的疼
爱与期盼。待到枣香满园之时，我定会站在
老枣树下，轻抚你曾抚摸过的枝干，把这些
年的牵挂、思念与心里话，慢慢说给你听。

行至清明
孙梦瑶

清明，是记忆的堤岸
雨丝牵着往事，斜斜地挂满檐角
蒲公英撑开白色小伞，轻轻摇曳
像在数算那些被风吹散的约定
或是预备一场静默的迁徙
我踩着湿润的田埂向前走去
鞋底的泥泞越来越轻
胸口堆积的云，愈飘愈淡
远处传来的钟声，愈听愈净
一路青草，托着晶莹的雨珠
衬着漫山的烟青
承载着时节更迭
将怀念酿成暖意
让每一程回望，都通向苏醒的晨光

清明的雨
鲁颖

每逢清明时节，或前或后，或多或少，
都会下一场雨。而今年的雨，下得稍微早
了一些。

“啪嗒”“啪嗒”，雨轻轻地敲击着玻璃，
钻进这一方漆黑里，和我坐在一起。它没
有盛夏暴雨的狂躁，也没有秋雨的凄冷，温
软细密、延绵不绝，像是天地间垂下的一层
薄纱，把喧嚣的人间轻轻裹住，也把心底藏
了许久的念想，慢慢勾了出来。

雨中的小区倒别有一番趣味，窗外的
夜色浓得化不开，只有路灯晕开一圈昏黄
的光，星星散散亮着的灯，像是垂在楼宇里
的星辰。雨丝落在其间，便成了细碎的银
线，悠悠地飘着、落着。

有了孩子之后，本就忙碌的生活更加
紧凑，脚步总是匆匆，心绪总是繁杂，难得
有这样放空的时刻，被一场不疾不徐的雨，
拽进慢下来的时光里。此刻，妻儿在卧室
里酣睡，我坐在书房的飘窗上，耳边只有窸
窣的雨声，轻柔得像低语，不吵不闹，却能
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

春天刚落下脚，天气还是有些寒意的，
加上到了清明，雨声里总带着几分淡淡的
哀思。杜牧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从前年少，只觉得是诗句
里的景致，如今走过半生，才懂这雨里藏着
的，是数不尽的牵挂，是道不完的怀念。这
雨不是从天而降的冷水，是对远去故人的

惦念，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怅然。
再过几天就该回一趟故乡了，尽管诸

多琐事牵绊着，清明节也是一定要回去
的。毕竟，故乡住着童年的自己和照顾我
童年的老人。

想起儿时的清明，也是这样飘着细雨
的日子，长辈们带着祭品，踏着湿漉漉的田
埂，去坟前祭扫故去的亲人。雨打湿了衣
角，打湿了鬓发，他们却没人嫌烦。而我那
时候不懂这其中的悼念之情，只跟着大人
鞠躬、焚香，嘴里嘟囔着泥巴弄脏了鞋子，
雨水弄湿了衣服。殊不知，在那样浓的思
念之中，雨和泥，算得了什么呢？

不知不觉中，雨声渐渐缓了些，打开半
掩的房门，传来了妻儿安稳的呼吸声，内心
感到无比踏实。突然觉得，这清明的雨是
应景的，是懂人心的，而那雨珠落在坟前的
青草上，晶莹透亮，不正像极了眼底藏不住
的泪吗？也许，那些远去的亲人，从未真正
离开，只是化作了这春风，这细雨，飘在我
们的回忆里。时刻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
惜当下，记得那些爱过我们的人。

雨还在落着，或急或缓，或大或小，我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它什么
时候会走。但我知道，这清明的雨，洗去了
尘世的尘埃，也温润了流年。那些藏在心
底的思念，随着雨丝轻轻飘散，落在岁月
里，落在烟火中，成了最绵长的温柔。


